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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考结束后的一个多月时
间里，我被落榜的阴影笼罩着。
凡与熟悉的人擦肩而过，总感觉
到他们投来的是异样的目光，这
种目光紧裹我全身，让我窒息
——这娃，中专没有考上。这是
不争的事实。那一年，我十六
岁。虽然时间过去有二十余年，
但那一幕依旧在我脑海里幻现得
如此清晰

穿行在他们的目光下，我没
有抬头的勇气。看着考上中专的
同学在准备着上学的行囊时，我
心酸过。即使偶尔跟他们在一
起，我也是显得如此格格不入。
毫无疑问，我的一举一动都显露
出了失落和自卑。时近九月，又
到了开学时间。那是一个挖完花
生归来的夜晚，我躺在里屋，堂
屋内昏黄的油灯照着四周，时而
有老鼠窜出。为了生存，它们寻
找着食物，极乐于能偷吃到新鲜
的食品，却毫不顾及躺在床上忧
伤的我。父母也许是劳累了，他
们沉默着坐在堂屋休息。有好长
一段时间，外面寂静得鼠声“啾

啾”可闻。最先是母亲打破了这
种寂静，她说，就给孩子复读一
年吧？生活有负担，我们慢慢来
……没等母亲说完，父亲沉沉地
叹了一口气，最终，他同意了她
的观点。

那时，中专远比重点高中难
考，分数要高出许多。只要考上
中专，“铁饭碗”就等于到了手，
三年中专毕业后，工作根本不用
愁。这对于寒门子弟来说，无疑
是光了宗耀了祖。可是，那一
年，平时成绩较好的我，偏偏名
落孙山。

第二天早晨，我正准备去放
牛，父亲从房间出来，他将一个
折皱的信封递给我，说，这是上
个月卖一窝猪崽的钱，你拿着去
复读吧，我与你娘商量好了。随
后，他从我手中接过牛索，走向
田野。原本这一百多块钱是用来
给多病的祖母买药的，可是父亲
作出了让我复读的选择。现在回
想起来，在饥不果腹的年代，父
母的这一举动，可谓孤注一掷
——谁也预料不到将来是否会有

收获。
人生往往走到十字路口的时

候，才觉得选择是如此的艰难。
有时，面对自己不情愿的正确选
择，我们常常要让心灵去承受一
种折磨，承受一种疼痛。若干年
之后，当我们回首那种无奈，深
深浅浅的脚印却让太多的感慨涌
上心头。

记得第二年中考，我没有让父
母失望，终于达到了中专录取分
数线，可是，在填报志愿的时
候，我却在选择的十字路口，低
下了被命运压下的头颅。我在《命
运是一首歌》一文中这样写道：

因为家庭的贫困，原本考到
高分的我，却填了一所不为人知
晓的农校。填志愿的那天，天气
非常燥热，正当我要下笔填心仪
的交通学校时，父亲来了，他是
从泥田里赶来的，赤足上还粘着
泥土。“儿啊，我跟你娘商量过，
就填普通中专吧。”回过头，他对
了解我家庭的班主任使眼色，班
主任明白父亲的意思，走上前对
我说：“就填这个农校吧，它没有

什么竞争力。”顿然，犹如一声霹
雳向我击来，我抬头痴痴地望着
父亲，良久无语。父亲见我强忍
着泪水，他的眼睛也红了。

我 简 直 不 敢 相 信 那 是 事
实，然而那枚红红的烙印却无
情地烙上了我的志愿表，眼睁
睁地看着其他同学海阔凭其跃，
天高任其飞，我再也忍不住自己
的泪滴。父亲背过身轻声地对我
说：“回吧……”那“回吧”二
字，饱含着愧疚、怜爱，让人鼻
酸。我恋恋不舍地离开教室，跟
在父 亲 的 身 后 ， 一 步 一 个 回
头，父亲一路上垂头急走，我
一路上默默无语，那种情景，至
今我仍记忆犹新，每每念起，都
想落泪……

回首中专毕业后的二十余
年，选择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
次次的选择，让我一次次懂得，
生活就是这样不停地以选择的方
式向我们出题，对与错并不重
要，重要的是你怎样去对待“选
择”，选择好了，用心面对，也未
尝没有收获。

记不得什么时候我开始上网
了，虽然网龄也有些年头了，对
网络知识却知之甚少，可以说是
半个网盲。互联网时代，网络给
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甚
至在某些方面对社会具有本质的
改变。网络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
式，改变了我们的交流方式，改
变了我们的阅读方式，改变了我
们的写作方式，改变了我们的思
维和对世界的看法。

总之，网络影响了我们的时
代基因。

Internet 首先是个网，然后
才 是 国 际 互 联 网 。 我 们 先 从

“网”说起。所谓“网”，在《说
文解字》中指用绳、线等结成的
捕鱼或捉鸟的器具。然后，该字
有了像网一样的东西或者像网一
样纵横交错的组织、系统或者像
网似的笼罩着等含意。自从有了
人，有了人类社会，我们的生活
就像一张网，纵横交错、互相交
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
生活在一个“网”的世界里。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
的进步，生活这张“网”越来越
大、越织越密，编织到了全世
界，编织到了人类存在的任何地
方。记得我曾经看过一则故事，
说是让一个人用一个字来概括我
们的生活状态。他写下的那个字
就是“网”。我们的生活的确像
一张大网，人类相互依存、相互
制约，谁也离不开谁地生活在一
起。只是在互联网普及之前，我
们沿袭着传统的交流方式，见
面、写信、谈话等，大家都是

“面对面”地相互依存。不曾想
互联网的出现，在人类的历史长
河中，弹指一挥就改变了我们的
交流方式和思维方式。我们对此
惊叹，然后是适应，再接下来是
融合，现在是如胶似漆。不管你
愿意不愿意，不管你接受不接
受，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互联网
已经进入了每个人的生活，这个
事实谁也无法改变。我们已经进
入到了互联网时代。

互联网拉近了人们彼此的时
空距离，真正使世界变成了地球
村，实现了古人“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的理想。鸿雁传书
是最古老、最传统，现在还依然
沿用的交流方式，“烽火连三
月，家书抵万金”，见字如面，
曾经人们只能从文字中见其人、
闻其声。电话的发明缩短了人们
之间的距离，任何人和朋友的距

离就是和电话机的距离，至于有
了手机，就连这点距离也没有
了。有了互联网，无论你在哪
里，相隔万水千山，只要有电脑
和网络，你就可以与友人面对面
交流。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生
活在网络里。

网络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为人们带来了快捷与方便的交流
联系方式。有了网络，我们可以
随时点击新闻了解国内外大事，
可以通过百度很快检索到你需要
的信息，可以坐在电脑前买到自
己喜欢的东西。通过网络电视，

我们还可以不间断地欣赏自己喜
欢的电视连续剧，点播自己喜欢
的电影，通过QQ还可以发表文
章，关注好友动态，填补自己生
活的寂寞。总之，我们通过网络
可以在现实与梦幻间体验真实与
虚幻的生活。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
在给人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
也在把我们带进一个虚幻的世
界。我们的代价是损失了真情、
执着、温情……我们知道，越是
容易得到的东西，我们越不珍
惜，我们有了电子邮件后就很少

在信纸上一笔一画地写字，然后
再小心翼翼地将信件装入信封，
贴上邮票后放进绿色的邮箱中寄
向远方。你随便地写，我随便地
看，该修改的修改，该转发的转
发，该删除的删除，少了一些认
真，少了一些庄重，少了一些激
动，少了一些期盼。

网络使生活更快捷，就像快
餐与盒饭，就像速冻水饺和方便
面。我们一天到晚沉溺于网络之
中，我们告别了笔墨和纸张，我
们在电脑上检索、复制、粘贴、
编辑，然后打印出一篇论文就算
完成了学业。我们告别了深度阅
读，我们告别了书店，我们不再
手捧着散发着油墨香的书籍在思
考。我们的知识和信息都依赖于
百度去查询，不再去读原著，轻
易获得必然会轻易失去，网络给
我们带来的快捷生活助长了我们
的惰性。

现实生活中，我们敞开心
扉，促膝长谈，欢声笑语，这样
的交流就像一道精美的大餐，或
像手工馍、手擀面，是用心制作
出来的，当然回味无穷。在网络
世界里，我们可以沉浸在自己构
造的虚幻空间，与不知地域、不
知性别、不知年龄、不知职业的
好友挥洒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恨
情仇，我们谈不上付出，也不需
要回报，只是为了一时的满足与
发泄，反正是虚幻的网络，我们
并不会过多在意。不是网络中没
有朋友，不是网络中没有真情，
是我们在网络的虚幻中游戏人
生。这就是网络所搭建的平台。
我们在网络的游戏中吝惜真情的
交流。无论是网络还是现实生
活，我们都可能面对真情与虚
假，只有自己付出，真情才能换
真情，这一点是不变的。

网络本身没有对错，关键是
我们如何对待和使用网络，关键
是网络被什么人所用，人们用网
络做了些什么，这是我们必须面
对的问题。网络可以传播真实信
息，也可以传播谣言，网络可以
传播真善美，也可以制造险丑
恶。作为一个生活在网络时代的
人，虽离不开网络，但也不能成
为网络的奴隶。我们需要网络，
但网络绝不该成为我们生活的全
部。网络只是一个工具，它代替
不了人世间的真情与冷温。

网络呀，离开你很难，想说
爱你也不容易！

我
的
网
络
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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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一
个农场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农
场中学的一对恋人老师。

男老师教政治。他长了一副瘦
长俊朗、神采飘然的身架，一件普
通的灰色中山装穿在他身上，也能
够穿出常人所不具有的体面。语文
老师孟夫子私下里曾经对人说，若
放在从前穿西装的时代，凭政治老
师的这副身架子，穿西装是绝配。

女老师教音乐。她的体态娇小
而丰腴，一张圆圆的娃娃脸终日巧
笑盈盈，浓密的睫毛随笑容在脸上
轻轻扇动，宛如一对黑色蝴蝶的翅
膀。她喜欢穿黑色衣服。夏天是立
领短袖掐腰的黑丝绸上衣，一条宽
松的黑色绉纱裤子。春秋是黑色平
绒外套。冬日里一件粗呢黑大衣。
黑色衣装配她丰腴的身材和白嫩的
娃娃脸，就显出另一种韵味来了，
其丰腴更见性感，其白嫩更具诱
惑。

这一对玉人的婚礼，在当时的
农场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壮举。事隔
很多年，农场里每有人结婚时，老
人们还都会津津乐道地谈起当年两
位老师结婚的情景。

婚礼是借场部礼堂举行的，场
革委会副主任亲自担任司仪，为他
们主持一切。农场领导把这个活动
当作全场树新风的榜样隆重推出，
因此贴钱买来了许多的花纸，许多
的糖块、瓜子、花生，用小竹筐装
着，沿礼堂舞台的边缘摆了齐齐一
排。

那一天晚上，几乎全场职工都
被场部大喇叭叫到了现场。大人们
或站或坐，聊天，嗑瓜子，评点新
人的穿着打扮，说一些打情骂俏的
荤话。孩子们嘴巴里含着糖块，在
大人的腿间窜来窜去，疯笑打闹，
快活得赛过年节。雪亮的大灯往舞
台上亮堂堂地照着，门窗紧闭的礼
堂里暖融融地热闹着。两位老师在
台上并肩而立，一个潇洒俊逸，一
个娇艳如花，神态都是大大方方，
叫说恋爱经过就说恋爱经过，叫啃
苹果就啃苹果，跟司仪的每一个程
序都配合得丝丝入扣。

后来有几个小伙子被热闹的气
氛撩拨得起了性，在台下一商量，
七八条粗嗓门喊成一条声：“香一
个嘴！香一个嘴！我们要看新郎新
娘香一个嘴！”

人们就跟着起哄：“香一个
吧！新郎新娘香一个吧！”

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了，眼睛都
直勾勾地看着台上，都等着即将发
生的激动人心的一刻。

司仪笑得眼睛都快没了缝，假
装公允地征求新人的意见：“怎么
样？你们可以吗？真不好意思的话
就别勉强。”

新郎就用眼睛对新娘发出询
问。新娘抿嘴笑着，微微点一点
头。新郎随即一转身，没好意思当
众拥抱，只用双手扶住新娘的肩
膀，头低下去，脸侧过来，双唇轻
轻贴上了新娘的嘴边。

全场爆发出如雷的欢呼。小伙
子们激动得嘶哑了嗓门，互相擂着
对方的胸脯。姑娘们一个个面红如
血，娇羞地把脑袋藏到同伴的肩窝
里，好像被当场香嘴的是她们自
己。小孩子们似懂非懂，也跟着直
蹦直跳，嗷嗷地叫得像一群小狼崽
子。场中气氛沸腾得如同开锅。那
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当众接吻
啊！在那个禁欲的年代，电影戏剧
都绝对没有这样刺激的场面和镜头
啊！

时间持续了约莫十秒钟，尔后
两人分开。分开的时候他们的目光
仍然胶着在一起，彼此都显得意犹
未尽，恋恋不舍。忽然，在人们的
猝不及防中，他们竟又不顾一切地
扑在一起，开始了他们的第二次接
吻，姿态和神情都愈加迷狂，根本
就有些旁若无人。

礼堂里一反常态地安静。人们
屏息静气地注视台上，不敢吐痰、
咳嗽和移动身体，生怕意外的响动
惊吓了这美妙的一瞬。

这一对老师的婚礼使全场的男
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得到了极大满
足。

在此之后的大大小小新式和非
新式婚礼上，再也没有哪一对新人

有如此的胆量和气魄，敢于当着亲
友和陌生人的面一而再地接吻。农
村男女们可以在田地麦场上打闹得
扯衣脱裤不分彼此，但是一旦有机
会来了真的，就立马怯场，死活都
不肯超越拉手的界限一步。

那一场婚礼也就成了农场里空
前绝后的壮举，带着一种表演的性
质，很多年都没有被人遗忘。

那天晚上散场之后，农场知青
们簇拥到教师宿舍里接着闹新房。
新娘子笑吟吟地搬出一架手摇唱
机，放上一张胶木唱片，让大家欣
赏音乐。

乐曲从唱机里溪水一样清凌凌
地流淌出来时，所有的年轻人面面
相觑，惶惑不已：这不是我们平常
听惯的民歌、语录歌和样板戏呀！
这到底是什么？这么陌生又这么好
听？这样美妙醉人的天籁般的声响
啊！

问新郎新娘，他们商量好了一
样，笑而不答。

清凌凌的小溪就这样从山间岩
石中撒着欢儿地奔出来了，它拥着
泡沫，打着旋涡，挟带着嬉笑和欢
乐，一路欢奔着冲向平原。它看见
了辽阔的草原和田野，大地像一个
温柔的母亲，敞开胸膛接纳它入自
己怀中。它因此而变得沉稳和端
庄，安静如一个歌吟的少女。它舒
缓地迈步行走着，带着一往无前的
勇气和雍容大度的风范。它用自己
的身体负载船只，浇灌土地，涌动
起一个又一个浪花向人类致意。天
黑了，沿途的村庄都睡了，它也慢
慢地停息脚步，沉沉睡去。暗夜中
时不时有它轻轻的呢喃声，是不是
它做了一个五光十色的好梦呢？然
后天光四亮，红日涌出，给
它披上了一层灿灿的金袍，
它伸一个懒腰醒来。该是奔
腾入海的时候了。你
看它浩浩荡荡，激情
澎湃，似乎在向大地
作最后的告别。可是
海 这 个 家 伙 过 于 高
傲，摆出拒人于千里
之外的派头，用力地

把它推开。它被激怒了！它咆哮，
抗争，撞击，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冲
天巨浪。它想要告诉海，勇敢者是
完全无所畏惧的！你听你听，海不
是屈服了吗？它们终于交汇和融合
到一起，彼此轻抚着对方的伤痕。
一切归于平静。

房间里也是一片寂静。所有的
人都是呆呆地坐着，望着唱机上嗤
嗤空转的针头。很久之后才有人小
心移动身体，抬一抬坐麻的腿脚和
屁股。

好几年之后，我在北大的小礼
堂里听一场学生会组织的讲座，主
持人用卡式录音机放出来的也是这
样一段音乐。十八九岁初次聆听的
记忆太过深刻了，所以我听到一半
时竟忍不住地全身颤抖，活像高烧
之后接着而来的寒战。

那一次我记住了乐曲的名字：
交响诗 《沃尔塔瓦河》。作者是捷
克音乐家斯美塔那。

我爱南京。生命是和这个城市
镶嵌在一起的，朋友，家人，同
事，连同我可爱的小书迷们，也是
和这个城市镶嵌在一
起的。盼望所有我爱
的人，在我深爱的城
市里，自由地栖居，
优雅地老去。

（据《南京日报》）

如水流淌的音乐
□黄蓓佳

周洛华在财经以及金融领
域拥有丰富的经验，曾经在财
富500强企业担任财务分析工
作，而在他的成长过程中，
又受到了其祖父——著名历
史学家、教育家周谷城很大
影响。这些使得周洛华在看
待金融问题的时候，又开辟
了很多视角，虽然此书名为

《金融的哲学》，但周洛华不
仅用哲学的观点，而且也包
括了历史学等多个领域的学
科进行研究，因而也使得这
本书更具有价值。

作 为 这 本 书 的 最 早 读
者，我很理解周洛华先生严
肃地思考现实金融的哲学意
味。他的写作愿望是——把
自 己 在 金 融 学 研 究 中 的 困
惑，用哲学的方法来解释，
并且使其能够自圆其说。但
是一开始他的这个定位遭到
了 我 在 内 的 苦 口 婆 心 地 劝
诫。怕他写出来的东西太高大
上缺乏读者。于是，他就调侃
地自述：“出版商曾经要求我
用‘和年轻的女编辑聊天’的
口吻和感觉来写这本书。不
过，他们并没有分派一位女编
辑来找我聊天，写作过程是我
独立完成的，不过我在书桌对
面放了一把椅子，以便我尽可
能地想象着有这么一位女编辑
在倾听我编造的故事，我想这
把椅子起到了出版社期望的效
果……”

在一年多的写作过程之
中，周先生深深知道，凡是书
名带着“哲学”字眼的作品都
是在市场上冒险，但是他坚持
要进行这种惊心动魄的尝试。
他称之为服从于开始写作时就
灌注在我心里的“诚实地记录
自己的困惑和思考过程”的深
深愿望。目前看效果也很不
错。书上架销售半个月内，在
当当网的管理类新书之中登上

了前十名。
当然，博学的周先生，也

不会僵化到用刻板枯燥的语言
来阐述自己的金融思考。事实
上，他显然是把对女编辑的想
象深深地嵌入了本书。在《为
什么估值总是错的》一文中，
他详细解释了为什么估值必然
违背我们的模型。他比喻道
——因为估值就像是吸引我们
去和她现任丈夫决斗的母狮子
一样，散发着迷人的气息，无
法用语言解释。在和公狮子决
斗争夺狮王的战争中，优质基
因得到复制和传承，狮群整体
进化的机制决定了我们无法事

先用数学方法预测哪个狮子会
赢，一旦我们知道了上帝的人
选，我们就毁灭了进化的机
理。

周先生在书里面深入浅出
地举例说明了为什么通胀无牛
市的道理——在通胀的年代
里，干什么都容易赚钱，捂住
一套房产就能轻易实现资产翻
番。而在通货紧缩年代，大家
都谨小慎微，做什么事业都不
容易赚钱，物价天天下跌，为
此，股市一定会给出高估值，
鼓励大家去投资。

在他看来，这个此消彼长
的组合变化，就如同丛林里面
的马蜂，在食物丰富的季节，
蜂王会大量繁殖雌性后代；而
在食物短缺的季节，蜂王会大
量繁殖雄性后代。因为雌性马
蜂的体型庞大，耗用的食物更
多，同时要抓紧食物繁盛期尽
快繁育更多后代；而雄性马蜂
的体型小，消耗的食物更少，
而更多雄性要通过竞争才能赢
得配偶，这样就能利用食物短
缺时期来筛选优质基因。你把
雄性马蜂和雌性马蜂分别想象
成为股票和房产，通胀时期相
当于食物很多的经济繁荣时
期，房产（雌性马蜂）就会上
涨，通货紧缩时期相当于食
物短缺的经济紧缩时期，股
票 （雄性马蜂） 就会上涨。
如此，我们就能理解整个进
化机制，毕竟，人类和马蜂
一样，是社会性群居动物。

像这样精彩又生动的论
述，本书之中比比皆是。读
一读《金融的哲学》，未必能
够 指 导 你 在 股 市 之 中 赚 大
钱，但是，可以让你在金融市
场之中不像一个文艺女编辑
那 么 迷 茫 与 懵 懂 ， 换 而 言
之，能够减少在投资领域的
失 败 ， 这 已 经 很 有 价 值
了。

思考金融的一个标本
——《金融的哲学》书评

□陆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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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样的笔触，为我们打
开了一扇奇妙的大门，让
我们对习以为常的一些金
融事件都有了更深层次的
解读，值得慢慢品味。


